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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 兩岸客家文化尋蹤 

專題演講系列 

主題：圓桌論談 

主持：黃紹恆（交通大學人社系教授）、黃国信(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) 

時間：2009 年 7 月 11 日 20:30~21:30 

地點：贛南會昌縣（會昌會館） 

紀錄：廖文琪 

 

焦點 1：賴公信仰形成的原因及力量？為何在羊角水堡田野調查中，未發現普遍存在

於贛南地域社會的賴公信仰（圈）？主要的文化表徵？ 

羅院長勇:賴公是土地的神明，但不是每個地方都有賴公信仰。可能可以從風水找

原因，例如：船運發達的地方就有水府廟，就與先天條件--地理環境有關。 

劉院長阿榮:賴公能夠存在主要是為地方保清安民，因此可借鏡台灣客家地區有義

民爺信仰中得到啟發及不同的思考。 

溫春來:若將事件按時間序列排出來，便可猜測羊角水堡的信仰為何獨缺賴公，如

明嘉靖年間事件的移民路徑的比對等等..，而賴公信仰影響了誰? 以及如何傳播? 

張院長維安:可以從此處的風水觀來看，風水觀如何影響或形成地域的文化特徵，

例如台灣客家就有二次葬的習俗。因此若由文化史研究角度，贛南是形式派的發

源地，又楊救派發源於江西興國縣三寮村，顯然可由此為探討的起點。 

劉院長:明清因巫術興盛的因素，由地方志的記載發現揀骨二次葬，主要與家運興

盛與否密切相關，有二次葬或三次葬以上者多半非家境好的人家。比方說，現實

生活貧困者，就深信風水術的影響，就有可能請風水師另改風水寶地，目的在於

使家境能因此變好。 

謝湜:田野調查沿途歷經不同的地景地貌，可見贛南多元且豐富的自然環境。然而

對於此區域的歷史發展雖不甚熟悉，但若參照活動手冊的文字資料，將歷史事件

列出來看，或可初步對賴公信仰起源及發展進行初步推論: 

(1) 明代成化年間，賴神在會昌顯靈(《會昌縣志˙仙釋志》) 

(2) 明正德年間，南贛巡撫路經會昌乾旱向賴公求雨 

(3) 清咸豐七年，清軍與廣東潮勇以”賴字大旗”擊退太平軍 

(4) 清同治三年，穆宗皇帝封賴公祠號為”顯應” 

由此可推斷賴公起源及延續在於其”佑民護民” 之功，後有官方及地方士紳力

量。至於筠門嶺鎮周氏家譜，記載明宣德八年遷居至此的起源，顯然晚於會

昌，遲至明萬曆年間才開圍(成墟市)，在地理位置的商業發展優勢、官衙巡

檢司的設置與會昌發展因素及淵流相異，因此可概推兩地之信仰文化何以有

所不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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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點 2：田野調查地點與文化、教育的關係? 

劉煥雲:建議地方教材應增加客家書寫，使今日的田野點有機會變成文化景點。 

黃志繁:教育局馬上要出版鄉土教材，使客家文化運動能普及。 

劉院長:劉若先及李如龍的研究發現贛南亦屬客家語系(客家方言群)，意即贛南就

是客家，因此中小學鄉土教材就是客家文化教材，做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應當承擔

此任務。 

主席結語 

1. 今日討論的文化景觀與地域社會動態的變遷，事實上並非平面、靜態的概

念，而是與自然地理環境習習相關。 

2. 贛南做為客家搖籃之建構意義，以及學術研究之歷史命題與任務。 

 

【從族群文化建構觀看贛南客家論述】 

時間一層疊一層。 

它掩概著什麼，最多只能從裂口處辨認

任出來。 

通過住種必須用力撐開的時間裂口，我

看見了自己，同時也看見了它。--《剝洋

蔥》，頁 53 

 

 

 

今年暑期 7 月 7 日至 15 日主要探訪地區為閩粵贛交界的地區，行政區域有廣東

及將西兩省，尋蹤主軸在於客家文化、宗教信仰(常民生活)及歷史發展與變遷等文化

面、歷史面及社會面等多元視角的考察。一行人沿著廣州(市)，進入贛南(上猶、贛

州、崇義、會昌、于都)地區的田野地點考察。簡言之，此行主要考察贛南做為客家

文化搖籃的歷史與社會情境的脈絡，以贛南自然地理環境特性的概略認知，以及在

此區域所蘊育出的特定人群、文化、語言、習俗和宗教信仰等。在此以他者「觀看」

角度切入，試著透過文字的書寫及回憶，再現自我與他文化間之關係，並以「贛南

客家文化搖籃」之學術論述進行反思，檢視學術知識之價值判斷，如何能對立於由

國家機器至地方政府之權力秩序。內容將以此夏令營的活動手冊、系列演講筆記和

《客家搖籃贛州》一書為主，輔以過程之所聽所見所聞的影像剪影記錄，從行前的

初淺印象，進入田野點的時空體驗的移動經驗，回到台灣後對於城市/鄉村、發展/

落後、文化/政治等多重二元關係的再思考，何為「客家文化?」、由誰「聲稱客家人」、

「贛南=客家?」等問題的初探記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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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「贛南客家文化搖籃」宣稱來看，顯然是相應於「廣東梅州」的客家屬地的

論述所產生，客家做為論述工具有效性，除學術研究風潮的帶動，或者與台灣長達

近二十年的生命共同體論述與本土運動的交戰，不無間接的關連。大陸改革開放後

的兩岸學術界頻仍的對話機會的劇增，亦扣合著此波的變遷與轉折，依附著隱微的

理性計算的利基。 

因此人既創造歷史，也由不可見的的結構或長時段的歷史發展所支配著。無論

是贛南客家民系的形成起源及變遷的爭論，或是移民文化遷移的動力來源，甚至是

特定歷史事件與人群動態的聚合過程，逐漸形成獨特的文化內涵及表徵，都在指涉

其不同論述的歷史考察論點及證明，不僅反應著過去，更與現在有密切關連的層疊

性質。人為主體的感知及詮釋，與深層心靈結構的複雜關連，人如何作為歷史的存

在物，如何透過記憶連結起過去及未來，以何種感知並想像其身份、及對地方社會

的認同及意義的理解或詮釋，這問題不僅僅是過去如何被社會人群所記憶，或現在

如何影響過去的建構、以及社群如何選擇性的遺忘與記憶，而是在國家力量與學術

生產論述如何重合，並刻畫普羅大眾同質的社會生活樣態及地方網絡。若初步以《客

家搖籃贛州》中如何論述贛州客家或客家贛州，其中所陳述的主要論點，以對應於

此行由廣州至贛州，做為一個局外的觀者，是如何走入精心預設的路徑。而歷史時

間的持續性與否，由移民文化所開展出的特殊地域文化，無論客家民系如何形成與

變遷的爭論，或者應該由客家文化認同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，種種徵兆皆標示著

國家力道的著痕，經由「經濟發展建設至上」建構「國家共同體」一體化的達成，

無論城市或鄉村，精英與普羅階層，形成共同的情感結構，集體朝文明的、進步的

社會做為成長、與傳統切離的西方想像。而國家、民間組織，和學術等三者交相建

構出的文化民族主義式的精英論述，以「意識型態」的崇高控制，人們如何在無意

識的狀態下規訓，反應在無所不在的標語與日常行為中。 


